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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代 剑 南 道 春 酒 史 实 考

江 玉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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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酒—
四川绵竹

“

剑南春
”

酒厂有一条家喻户晓的广告
: “

唐时宫廷酒
,

今 日剑

南春
” 。

唐时果有
“

剑南春
”

否?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

从去春至今夏
,

笔者花 了整整一年

半的时间阅读唐代历史典籍
、

诗文笔记
,

摘录有关唐时川酒资料
,

详加爬梳校勘
,

考证研

究
,

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看法
。

兹整理成文
,

向行家里手求教
。

一
、

唐代 以前四川酒史回顾

四川酒史源远流长
,

检索文献记载
,

最早可追溯到巴蜀时代
。

先说蜀酒
。

《华阳国志
·

蜀志》 载
:
九世开明帝

: “

始立宗庙
。

以酒 曰酸
,

乐曰荆
。

人尚赤
。

帝称王
。 ”

任乃强先生释

云 : “

谓
`

酒 曰醛
’ ,

亦是改从汉语
。 ”

扬雄 《蜀王本纪》 曰 : “

蜀王之先名蚕丛
、

柏漫
、

鱼

尧
、

蒲泽
、

开明
。

是时
,

人萌椎结
,

左言
,

不晓文字
,

未有礼乐
。 ”

自然
,

于酒也另有称呼
。

至开明九世 (大约为公元前 4 36 年至公元前 406 年 )
,

全面接受中原 文化
,

用汉语呼酒为
“

酸
” ,

当是改从中原王朝礼乐 的一种体现
。

我 国古称祭祀用酒为
“

酸
” ,

《释名
·

释饮食》 :

“

醛
,

礼也
。 ”

以玉事神致福谓之
“

礼
” ,

奉神之酒谓之
“

醋
” 。

《诗
·

周颂
·

丰年 》 :
“

为酒为

醛
,

蒸界祖姚
。 ”

《诗
·

小雅
·

吉 日》 : “

以御宾客
,

且 以酌醛
。 ”

《说文》 : “

酸
,

酒一宿孰也
。 ”

也就是醒糟
、

甜酒
。

据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

饮酸之法是
“

汁滓相将
” ,

即连糟食用
, “

故

酌酸者用栖
” 。

栖
,

是一种角制的汤匙
,

用来舀取食物
。

经骊滤的甜酒为
“

清酒
” ,

清酒就可

以不用汤匙舀食
,

而直接用 口吸饮
。

近几年来
,

从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酒器中
,

发现

一类数量极多的瓶形饮酒器
。

有的考古学家认为
,

这种束颈
、

侈口的饮酒器只适宜吸饮滤去

滓的清酒
,

不便盛装连糟带滓的酸酒 (甜酒 )
,

因为糟滓难于通过束颈
,

容量也小
。

因此认

为开明九世
“

以酒为酸
”

的
“

酿
”

只是汉语音译
,

实际是一种清酒
。

此属推论
,

虽能自圆其

说
,

终究缺乏文字训话上的有力证明
。

但用来说明蜀人酿酒历史的悠久
,

却不失为一条难得

的佐证
。

西汉时
,

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与临邓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在临邓
“

买酒舍
” 、

当沪卖酒的

故事
,

是千古流传的佳话
。

东汉时代
,

蜀郡酿酒业发达
。
1975 年成都西郊土桥曾家包东汉

墓出土一块 《西良酒》 画像石
。

1979 年
,

新都县利济乡出土一方 《酿酒 》 画像砖
,

彭县也出

土了类似的 《酿酒》 画像砖
。

这些 《酿酒 》 画面不仅生动地再现了汉代蜀酒的酿造流程
,

而

且也反映了当时蜀地酿酒的规模
。

《史记
·

货殖列传》 说 : “

通邑大都
,

西占一岁千酿
” 。

根据

《史记正义》 注
, “

酉占
”

即
“

酒酩
” , “

岁千酿
” ,

就是一年酿一千瓮酒
。

汉代成都是全国五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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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城市之一
,

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 )
,

成都有 户 7 6 256 户
,

人 口约 38 万
。

按户数

比
,

成都仅次于长安
,

位居全国第二 ; 如按人 口
,

成都人 口可能超过 了长安
,

也算一 大都

市
,

其每年酒的产量当在千瓮以上
。

蜀地生产的酒多
,

销售量也大
。

这具体反映在成都地区

出土的 《酒肆》 画像砖和 《宴饮》 画像砖上
。

新都出土的一方 《酒肆》 (或名 《沽酒》 ) 画像

砖
,

反映了东汉时蜀地买卖酒的生动场面
。

此外
,

成都地区多次出土反映蜀地饮酒风俗的

(宴饮) 画像砖
。

晋朝左思 《蜀都赋 》 描绘蜀汉 时成都达官贵人饮酒享乐 的场面 : “

如其旧

俗
:
终冬始春

,

吉日良辰
,

置酒高堂
,

以御嘉宾
。

金罄中坐
,

肴福四陈
,

筋以清醇
,

鲜以紫

鳞
。

羽爵执竞
,

丝竹乃发
,

巴姬弹弦
,

汉女击节
。

起西音于促柱
,

歌江上之跳厉 ; 纤长袖而

屡舞
,

翩跃跃以裔裔
。

合搏促席
,

引满相罚
,

乐饮今夕
,

一醉累月
。 ”

左思笔下的蜀汉宴饮

场面与东汉蜀地 《宴饮》 画像砖所绘十分吻合
,

确信此乃沿袭已久的
“

旧俗
” 。 “

筋以清膘
”

的
“

清蘸
”

是一种清酒
。

曹植 《酒赋》 曰 : “

宜城醒酸
,

苍梧缥清
。

或秋藏冬发
,

或春酝夏

成 ; 或云沸川涌
,

或素蚁如萍
。 ” “

醒酸
”

即没有滤过糟滓的浊酒
, “

缥清
”

即
“

清醇
” ,

亦即

清酒
。

可见汉代蜀地的酒客亦饮清酒
,

这与三星堆时代蜀人饮清酒的推测相符合
。

从汉
、

魏时期起
,

蜀地流行一种
“

酥酒
” 。

北魏贾思把撰 《齐民要术》 第 66 篇记载
:

“

蜀人作酥 (音涂 ) 酒法
:
十二月朝

,

取流水五斗
,

渍小麦拥二斤
,

密泥封
。

至正月
、

二月

冻释
,

发
,

辘去滓
,

但取汁三斗
,

杀米三斗
。

炊作饭
,

调强软
。

合和
,

复密封
。

数十 日便

熟
。

合滓餐之
,

甘
、

辛
、

滑如甜酒味
,

不能醉人
。

多吠
,

温
。

温小暖而面热也
。 ”

此处所说

的
“

酥酒
” ,

即
“

酥酿酒
” 。

许慎 (说文解字》
“

酉
”

部云
: “

酩
,

酒母也
。 ”

酒母
,

即酒拥
。

《说文》 无
“

酿
”

字
,

只有
“

糜
”

字和
“

糜
”

字
。

《说文》
“

系部
” : “

糜
,

牛髻也
。 ”

《说文》

帐部
”
云 : “

糜
,

掺也
。 ” ,

掺
,

饭粒也
。

据此可知
, “

酚酿酒
” ,

本作
“

酥糜酒
”

或
“

酚酸

酒
” ,

原本是一种未过滤糟滓
,

又未经重酿的米酒
,

与近代四川农村家酿的甜醒糟相似
。

甜

醒糟色如蜜
。

后人把一种春天开放
、

色如
“

酩糜酒
”

的花
,

叫作
“

酚酿花
”
(或

“

茶蔗花
”

)
,

此花原名
“

琼缓带
” ,

又名
“

雪缨红
” 、 “

白玉碗
” 、 “

云南红
” 。

明人高镰著 《燕闲清赏笺下
·

四时花纪》
“

茶花二种
”

条
: “

大朵
,

色白
,

千瓣而香
,

枝梗多刺
。

诗云
: `

开到茶蔗花事尽
。 ’

为当春尽时开耳
。

另有蜜色一种
。 ”

后人以为
“

酥蘸酒
”

就是用酚酸花酿造的酒
,

不符合酩

糜酒的原意
。

经过滤糟滓的酥酒
,

谓之
“

酥清
” 。

《古文苑》 四引汉扬雄 《蜀都赋》 : “

木艾椒

篱
,

蔼 〔药 〕酱酥清
。 ”

宋章樵注
: “

酥清
,

酚酿酒
。 ”

可见蜀人至迟在汉代已经酿造酩酿酒
。

魏晋时
,

成都附近的郸县生产了一种用竹筒酿制的酚酸酒
,

名曰
“

娜筒酒
” 。

传说这种酒的

出现与
“

竹林七贤
”

的山涛有关
,

清同治 《郭县志
·

政迹》 载 : 山涛晋初为郸令
,

常qlJ 竹筒

酿酷酸酒
,

娜筒之名由是而起
。

《晋书
·

山涛传》 不
、

载山涛曾为邻令
,

此事纯系 民间传说
。

这个传说反映了
“

螂筒酒
”

出现的时间可能为魏
、

晋之交
,

山涛又是一个
“

饮酒至八斗方

醉
”

的名士
,

遂傅会其名
,

以广流传也
。

所谓
“

螂筒酒
” ,

应该是一种重酿 的米酒
,

第二节

详叙
,

此处不赘
。

到南北朝时期
,

贾思娜便把
“

蜀人作酚酒法
”

介绍给全国老百姓
。

南北朝

时代
,

梁
·

萧子显 《美女篇》 诗云 : “

朝酩成都酒
,

叹数河间钱
。 ” “

成都酒
”

已成诗人笔下

的习语
,

其知名度之高
,

不难想象
。

次说巴酒
。

巴人善酿清酒
,

《华阳国志
·

巴志》 载秦巴刻石为盟 : “

秦犯夷
,

输黄龙一

双
。

夷犯秦
,

输清酒一锤
。 ”

邓少琴先生说
: “

汉邹阳 《酒赋》 : `

精者为酒
,

浊者为酿 ; 清者

圣
,

浊者顽
。 ’

《酒谱 》 亦说 : `

凡酒以色清味重为圣
,

色如金而醇苦者为贤
。 ’

由此定出等

次
,

色清
,

成分高
,

才是上品
。

巴人能酿清酒
,

应当说粮食产品是富有赢余
,

才能酿酒 ; 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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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越好
,

才能酿出纯清味美的清酒
。

巴人的清酒
,

秦昭襄王特别欣赏
。

… …用黄珑与清酒相

提并论
,

这中间虽然存在一种笼络和让步的手段
,

但清酒的评价
,

总算是相当的高
。 ”

( 《巴

史新探》) 北魏哪道元 《水经注
·

江水篇 》 : “

江水又通鱼腹县之故陵
,

… … 有鱼腹尉戍此
。

江之左岸有巴乡村
,

村人善酿
,

故俗称巴乡清郡 出名酒
。 ”

《太平御览 )) 卷 53 引 《郡 国志 ))

曰 : “

南乡峡峡西八十里有 巴乡村
,

善酿酒
,

故俗称巴乡酒也
。 ”

综上所述
,

可以看出无论蜀酒还是巴酒
,

都有悠久的历史
。

古老的巴蜀酒文化
,

为唐代

四川的酒业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

二
、

唐代四川的酒业与名酒品牌

隋唐五代时期
,

四川境内没有受到大规模的战争破坏
,

在长时期相对安定的社会条件

下
,

由于巴蜀人民的辛勤劳动
,

素有
“

天府之国
”

良好自然条件的四川经济又走上了新的繁

荣道路
。

唐代的四川
,

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唐朝政府把 巴蜀倚为根本
,

国家有难
,

皇帝便逃 向四川安身
。

最明显的例子
,

就是安史叛军进攻关中时唐玄宗的奔蜀
,

以及黄巢起

义军直捣长安时的唐嘻宗奔蜀
。

陈子昂 《上蜀川军事》 奏折分析四川的重要性
,

说
: “

国家

富有 巴蜀
,

是天府之藏
。

自陇右及河西诸州
,

军国所资
,

邮骤所给
,

商旅莫不取给于蜀
。

又

京师府库
,

岁月珍贡
,

尚在其外
,

此诚国之珍府
。 ”

( 《全唐文》 卷 21 1) 足见巴蜀作为唐王

朝财赋的主要供应 区之重要性
。

唐代四川城市商业的繁荣超过 了前代
,

就拿成都来说
,

据

《新唐书
·

地理志 》 载
,

天宝年间成都府有 l以刃5 0 户
,

9 281 99 口
,

估计市区约有 or 万户
,

约 5 0 余万人
。

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
,

其实以
“

江山之秀
,

罗锦之丽
,

管弦之多
,

使巧百

工之富
,

扬不足以作其半
。 ”

(唐
·

卢求
: 《成都记序》 ) 当时成都市场多而繁华

,

成都城内有

东
、

南
、

西
、

北市等经常性市场
,

还有花市
、

蚕市
、

药市
、

灯市等专业性
、

季节性市场
,

其

后还出现夜市
。

不少到过成都的诗人都在诗中描绘过成都的繁荣
。

如李白 《上皇西巡南京

砌
: “

九天开 出一成都
,

万户千门人画图
” ; 杜甫 《成都府》 诗记载成都歌舞升平的景象 :

“

曾城填华屋
,

季冬树木苍
。

喧然名都会
。

吹箫间笙簧
。 ”

又 《赠花卿》 : “

锦城丝管 日纷纷
,

半人江风半入云
。

此 曲只应天上有
,

人间能得几回闻
。 ”

饮酒作乐
,

作乐总要饮酒
。

繁荣的

商业
,

奢糜的生活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
。

唐代四川的酒业
,

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发展基

础上
,

又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首先
,

唐代四川的酒肆
、

酒家多
,

特别是成都地区尤多
。

唐代诗人张籍 《成都曲》 诗 :

“

锦江近西烟水绿
,

新雨山头荔枝熟
。

万里桥边多酒家
,

游人爱向谁家宿
。 ”

孙光宪 《北梦琐

言》 卷三载
: “

蜀之士子
,

莫不沽酒
,

慕相如涤器之风也
。 ”

认为蜀地酒肆繁多
,

而且有许多

读书人开酒肆
,

是与西汉司马相如开风气之先有密切关系
。

据该书记载
,

唐代成都有一位叫

陈会的先生
, “

家以当坊为业
” 。

后来他考 中了进士
,

宰相李 固言看了有关他的
“

报状
” ,

知

道这位新科进士是开酒肆的
,

便
“

处分厢界
,

收下酒筛
,

阖其户
” ,

但
“

家人犹拒之
” ,

舍不

布剔澈消这间酒肆
。

(参见黎虎
:
((唐代的酒肆及其经营方式》

,

《浙江学刊》 19 98 年第 3 期 )

酒肆
、

酒家多
,

说明酿酒卖酒的商家多
,

也证明买酒饮酒的人多
。

其次
,

唐代四川的酒美
、

酒好
。

唐诗中
,

随处可见诗人赞颂四川酿制的酒美
、

酒香
、

浓

度高的诗句
:
李商隐 《杜工部蜀中离席》 :

“

美酒成都堪送老
,

当沪仍是卓文君
。 ”

杜甫 《戏

题寄上汉中王三首》 : “

蜀酒浓无敌
,

江鱼美可求
。 ”

韩握 《意绪》 : “

脸粉难匀蜀酒浓 (一作

红 )
,

口脂易印吴续薄
。 ”

卓英英 《锦城春望》 : “

漫把诗情访奇景
,

艳花浓酒属闲人
。 ”

岑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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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 》 :
“

成都春酒香
,

且用傣钱沽
。 ”

唐代另一个诗人方干也认为很多旅蜀

游子贪恋蜀中的酒味美
,

乐而忘归
。

他的 《蜀中》 诗说 : “

游子去游多不归
,

春风酒味胜余

时 (
“

余
” ,

农历四月的别称
。

这个季节
,

草木扶疏
,

景色很美 )
。

闲来却伴巴儿醉
,

豆落花

边唱竹枝 (竹枝
,

亦称 巴人调 )
。 ”

蜀酒美
,

美在酒浓
,

美在酒香
。

再次
,

唐代 的名酒品牌多
。

根据唐代诗文记载
,

当时 四川的名酒品牌有
:

(一 ) 剑南之烧春
。

唐
·

李肇撰 《唐国史补》 卷下 : “

酒则有郧州之富水
,

乌程之若下
,

荣阳之土窟春
,

富平之石冻春
,

剑南之烧春
,

河东之乾和蒲萄
,

岭南之灵溪
、

博罗
,

宜城之

九酝
,

得阳之谧水
,

京城之西市腔
,

虾蟆陵郎官清
、

阿婆清
。

又有三勒浆类酒
,

法出波斯
。

三勒者谓庵摩勒
、

毗梨勒
、

诃梨勒
。 ”

另一种版本 《唐国史补》
“

富平之石冻春
”

作
“

富平之

石梁春
” , “

剑南之烧春
”

作
“

剑南之烧香春
” 。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称 《唐国史补》
“

凡二

百五条
,

皆开元
、

长庆间杂事
。 ”

李肇所记 14 种酒
,

都是开元至长庆 ( 71 3一 824 ) 年间的名

酒
,

唐代的名酒远不止这 14 种
。

就拿以
“

春
”

取名的酒
,

尚有许多
。

宋
·

苏轼 《东坡诗话》
“

记退之抛青春句
”

条
: “

韩退之诗曰
: `

百年未满不得死
,

且可勤买抛青春
。 ’

《国史补》 云 :

`

酒有郧之富春
,

乌程之若下春
,

荣 阳之土窟春
,

富平之石冻春
,

剑南之烧春
。 ’

杜子美亦

云 : `

闻道云安魏米春
,

才倾一盏便醉人
。 ’

近世裴删作 《传奇》 记裴航事
,

亦有酒名
`

松醒

春
’ 。

乃知唐人名酒多以
`

春
’ ,

则
`

抛青春
’

亦必酒名也
。 ”

(明
·

陶宗仪等编 《说郭三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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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剑南之烧春
”

是一种浓香的烧酒
。

关于唐代的

烧酒
,

学术界有两种观点
:
一种意见认为是蒸馏酒

。

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浓度比较高的重酿

酒
。

笔者倾向于后者
,

留待下文谈
。

剑南
,

即剑南道
。

唐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分道
、

州 (府 )
、

县三级制
。

唐太宗贞观年间
,

在全国分置十道
,

剑南为其一
。

剑南道
,

以在剑阁之南得名
。

玄宗以后治所在益州 (今成都市 )
。

辖境相当今四川涪江流域以西
,

大渡河流域和雅碧江下

游以东 ; 云南澜沧江
、

哀牢山以东
,

曲江
、

南盘江以北 ; 及贵州水城
、

普安以西和甘肃文县

一带
。

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
, “

烧春
”

产地在何处 ? 唐诗中屡有歌咏
“

烧酒
”

的诗句
,

如
:

李商隐 (碧瓦》 : `

歌从雍门学
,

酒是蜀城烧
。 ”

贾岛 《送雍陶及第归成都宁亲 》 : “

制衣新灌

锦
,

开酝旧烧婴
。 ”

雍陶 《到蜀后记途中经历》 : “

自到成都烧酒熟
,

不思身更入长安
。 ”

直到

五代前蜀时
,

牛娇在 《女冠子》 词中还写道 : “

锦江烟水
,

卓女烧春浓美
。 ”

可见剑南烧春的

主要产地在成都
。

此外
,

忠州也产烧酒
。

白居易 49 岁那年 (元和十五年 ) 在忠州刺史任内

所作 (荔枝楼对酒 )) 诗日
: “

荔枝新熟鸡冠色
,

烧酒初开唬拍香
。

欲摘一枝倾一盏
,

西楼无

客共谁尝?
”

唐代忠州属山南东道
,

治所在临江 (今四川忠县 )
,

辖境相当于今四川忠县
、

丰

都
、

垫江
、

石柱等县地
。

苏州也产烧酒
。

白居易 54 岁那年 (宝历元年 ) 在苏州刺使任内所

作 ( 自到郡斋仅经旬 日
,

方专公务
,

未及宴游
,

偷闲走笔二十四韵
,

兼寄常州贾舍人
、

湖州

崔郎中
、

仍呈吴中诸客》 诗有
“

暑遣烧神酚
,

晴教晒舞茵
。 ”

唐代苏州归江南道
,

治所在吴

县 (今江苏省苏州市 )
。

忠州
、

苏州均在长江之滨
,

二地之有烧酒
,

可能还是受成都流风所

染
。

(二 ) 云安魏米春
。

杜甫 《拨闷》 诗曰 : “

闻道云安拥米春
,

才倾一盏即蘸人
。

·

乘舟取醉

非难事
,

下峡消愁定几巡
。

长年三老遥怜汝
,

被棺开头 (一作鸣饶 ) 捷有神
。

已办青钱防雇

直
,

当令美味人吾唇
。 ”

云安
,

唐代属夔州
,

即今四川云阳县
。

这里历来是名酒之乡
,

战国
、

秦汉时的巴人清酒
、

魏晋南北朝时的
“

巴乡酒
”

都产于此地
。

唐代的拥米春
,

仍居全国名酒

行列
。 “

才倾一盏即蘸 (醉 ) 人
” ,

虽不免心情苦闷所致
,

但魏米春酒味浓烈
,

却是客观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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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直到南宋
,

诗人范成大还在他的 《夔州竹枝歌九首》 中继续高唱
“

云安酒浓魏米贱
,

家

家扶得醉人回
。 ”

(三 ) 汉州鹅黄酒
。

杜甫 《舟前小鹅儿》 诗 曰 : “

鹅儿黄似酒
,

对酒爱新鹅
。 ”

白居易

《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 诗 : “

炉烟凝察气
,

酒色注鹅黄
” ,

亦言
“

鹅黄
”

是一种酒的颜色
。

杜诗原注
: “

汉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

官池
,

即房公湖
。 ”

可知
,

杜甫泛舟饮

酒的地点是汉州房公湖
,

饮的是汉州鹅黄酒
。

清仇兆鳌注
: “

《方舆胜览 》 曰 : `

鹅黄
’ ,

乃汉

州酒名
,

蜀中无能及者
。

卢照邻诗
: `

鹅黄粉白车中出
。 ’

裴庆余诗
: `

满额鹅黄金缕衣
。 ’

皆

言淡黄色也
。

杜诗则言酒色
。

东坡诗
: `

小舟浮鸭绿
,

大构泻鹅黄
。 ’

陆放翁诗
: `

两川名酝

避鹅黄
。 ’

此皆习用公语耳
。 ”

( 《杜诗详注》 ) 仇兆鳌所引放翁诗
,

为 《游汉州西湖》 诗中的

名句
: “

叹息风流今未泯
,

两川名酝避鹅黄
。 ”

放翁自注
: “

鹅黄
,

汉州酒名
,

蜀中无能及

者
。 ”

陆游歌咏汉州鹅黄酒的诗句尚多
,

如
: 《感旧绝句》 : “

鹅黄酒边绿荔枝
,

摩诃池上纳凉

时
。 ”

自注
: “

鹅黄
,

广汉酒名
。

荔枝出叙州
。 ”

又 《过杜浦桥》 诗 : “

桥外波如鸭头绿
,

杯中

酒作鹅儿黄
。 ”

又 《对酒》 诗 : “

新酥鹅儿黄
,

珍桔金弹香
。

天公怜寂寞
,

劳我以一筋
。 ”

又

《城上》 诗 : “

鹅黄名酝何由得
,

且醉杯中唬拍红
。 ”

自注
: “

荣州酒赤而劲甚
。

鹅黄
,

广汉酒

名
。 ”

又 《晚春感事》 诗 : “

酿成西蜀鹅雏酒
,

煮就东坡玉掺羹
。 ”

自注
“

鹅雏酒
”
日 : “

鹅

黄
,

广汉酒名
。 ”

故知
,

鹅黄酒又名
“

鹅雏酒
” ,

俗称
“

鹅儿酒
” 。

陆游于乾道九年十月
、

十

一月在嘉州 (今四川乐山 ) 还写过一首 《蜀酒歌》 : “

汉州鹅黄莺凤雏
,

不鸳不搏德有余
。

眉

州玻璃天马驹
,

出门已无万里涂
。

病夫少年梦清都
,

曾赐虚黄碧琳腆
。

文德殿门晨奏书
,

归

局黄封罗伯壶
。

十年流落狂不除
,

遍走人间寻酒护
。

青丝玉瓶到处沽
,

鹅黄玻璃一滴无
。

安

得豪士致连车
,

倒瓶不用杯与盂
。

琵琶如雷脂坐隅
,

不愁渴死老相如
。 ”

此诗头两句出自称

衡 《鹦鹉赋》 : “

配莺皇而等美
,

焉 比德于众禽
。 ”

对汉州鹅黄酒可谓推崇备至
。

范浚 《张生

夜载酒相过》 诗 : “

玉碗鹅儿酒
,

花瓷虎子盐
。 ”

苏辙 《题房湖》 诗 : “

酒压郸筒不用沽
,

花

传五老出新图
。

此行真胜成都尹
,

直为房公百里湖
。 ”

苏辙认为广汉鹅黄酒胜过郸筒酒
,

陆

游认为两川名酒在鹅黄酒面前都要退让三分
。

在宋代诗人眼中
,

汉州鹅黄酒是 四川最好的

酒
。

宋代词人姜夔 《洞仙歌
·

黄木香赠辛稼轩》 词 : “

鹅儿真似酒
,

我爱幽芳
,

还 比酩酿又

娇绝
。 ”

陆游 《对酒戏作》 诗 : “

乱插酚酿压帽偏
,

鹅黄酒色映献船
。 ”

汉州鹅黄酒与郸筒酒

一样均是蜜酒
,

同属酚醚酒型
。

这两种酒
,

都是杜甫爱喝的酒
。

唐杜佑撰 《通典》 卷 176

《州郡六》 载 : “

汉州
,

今理摊县
,

秦属蜀郡
。

汉属广汉郡
,

后汉因之而兼置益州
,

晋置新都

郡
,

宋齐为广汉郡
,

隋并人蜀郡
。

大唐因之
,

垂拱二年
,

分摊县置汉州
,

或为德阳郡
,

领县

五 :
名佳

,

什郁
,

绵竹
,

德阳
,

金堂
。 ”

既然唐代汉州包括绵竹县
,

绵竹的酿酒传统 自然受鹅

黄酒的沽溉
。

(四 ) 郸县
“

郸筒酒
” 。

前文谈到郸筒酒产生于魏
、

晋时期
,

是一种用竹筒酿造的酚酿

酒
。

至唐代
,

郸筒仍是四川的名酒
。

杜甫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 诗曰 :

“

鱼知丙穴由来美
,

酒忆郸筒不用沽
。 ”

第二句的意思是
:
想起郸筒酒的香美

,

其他酒都不用

买了
。

杜甫 《绝句漫兴九首》 : “

人生几何春已夏
,

不放香醒如蜜甜
。 ”

仇兆鳌注引 《杜臆》 :

`

香醒
,

指郸筒酒
。 ”

李商隐 《因书》 诗 : “

绝徽南通栈
,

孤城北枕江
。

猿声连月槛
,

鸟影落

天窗
。

海 (一作锦 ) 石分棋子
,

郸筒当酒缸
。

生归话辛苦
,

别夜对凝红
。 ”

关于郸筒酒的来

历
,

清人仇兆鳌注杜诗云
: “

《成都记 》 : 成都府西五十里
,

因水标名曰螂县
,

以竹筒盛美酒
,

号为娜筒
。

《华阳风俗录》 :
郸县有郸筒池

,

池旁有大竹
,

螂人钊其节
,

倾春酿于筒
,

苞以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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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
,

蔽以蕉 J̀十
,

信宿香达于林外
,

然后断之以献
。

俗号郸筒酒
。

《一统志》 :
相传山涛治郸

,

用绮管酿酩酸酒
,

兼旬方开
,

香闻百步
,

今其法不传
。 ”

( 《杜诗详注 ))) 从 《华阳风俗录》 中
“

倾春酿于筒
”

句
,

可知娜筒酒仍是一种重酿的春酒
,

并非是什么用酩酿花酿就的酒
。

宋代

诗人范成大 《吴船录》 卷上 : “

郸筒
,

截大竹长二尺
,

以下 留一节为底
,

刻其外为花纹
,

上

有盖
,

以铁为梁
,

或朱或黑
,

或不漆
,

大率掣酒竹筒耳
。

《华阳风俗记》 所载 : `

乃夸」竹倾

酿
,

闭以藕丝蕉叶
,

信宿馨香达于外
,

然后断取以献
,

谓之郸筒酒
。 ’

观此
,

则是就竹林为

之
,

今无此酒法矣
。 ”

仔细推敲范成大的意思
,

宋代的郸筒酒 已不是
“

就竹林为之
” ,

只剩下

用雕刻竹筒包装的外观
。

与范成大同时的陆游也写了不少歌咏郸筒酒的诗歌
,

如
: 《到严十

五晦朔郡酿不佳
,

求于都下
,

既不时至
,

欲借书读之
,

而寓公多秘不肯出
,

无以度 日
,

殊惘

惘也》 诗 : “

安得连车载郸酿
,

金鞭重作烷花游
。 ”

又 《南窗睡起 》 诗 : “

酒来郸筒香初压
,

花送彭州露尚滋
。 ”
又 《城上》 诗 : “

螂筒味醉愁濡甲
,

巴曲声悲怯断肠
。 ”

看来放翁喝过
“

郎筒酒
” ,

直到南宋时
,

螂筒酒
“

味醉
” 、 “

馨香
”

的特点并无改变
。

(五 ) 戎州
“

重碧
”

酒
。

唐代的戎州
,

即今日之宜宾
。

《通志》 卷 176 《州郡六 》 : “

戎

州
,

今理焚道县
,

故焚侯国
。

汉属键为郡
,

后汉
、

晋
、

宋
、

齐皆因之
。

梁置六同郡及戎州
。

隋置键为郡
。

大唐为戎州或为南溪郡
,

领县五
:
南溪

,

义宾
,

焚道
,

开边
,

归顺
。 ”

唐代戎

州生产的
“

重碧
”

酒很有名
,

杜甫 《宴戎州杨使君东楼》 诗 : “

重碧拈 ( 旧作酩
,

一作擎 )

春酒
,

轻红孽荔枝
。 ”

仇兆鳌注
: “

重碧
,

酒色
。

轻红
,

荔色
。

《杜臆 》 引 《艺苑洞酌 》 云 :

`

叙州官酝
,

名重碧
。 ’

戎州
,

即叙州
。 ”

( 《杜诗详注》 ) 宋代
,

叙州重碧酒仍是名酒
。

黄庭

坚 《在戎州》 诗
: “

试倾一杯重碧色
,

快剥千颗轻红肌
。 ”

范成大 《七夕至叙州登锁江亭》

诗
: “

我来但醉春碧酒
,

星桥脉脉向三更
。 ”

石湖居士 自注
: “

郡酝旧名重碧
,

取杜子美东楼

诗
`

重碧酩春酒
’

之句
,

余更其名春碧
,

语意便胜
。 ”

重碧酒
,

可能又名
“

姚子雪曲
” ,

黄庭

坚 《安乐泉颂 》 云 : “

锁江安乐泉
,

为焚道第一
。

姚君玉取以酿酒
,

甚清而可 口
,

食之令人

安乐
,

故予兼二义名之曰安乐泉
。

并为作颂
:
姚子雪曲

,

杯色争玉
。

得汤郁郁
,

白云生谷
。

清而不薄
,

厚而不浊
。

甘而不秽
,

辛而不玺
。

老夫手风
,

须此晨药
。

眼花作颂
,

颠倒淡墨
。 ”

(六 ) 射洪春酒
。

唐代梓州射洪县也产好酒
。

杜甫 《野望》 诗 : “

射洪春酒寒仍绿
,

极 目

(一作目极 ) 伤神谁为携 ?
”

古代的一般米酒
,

天气转暖
,

酒色自然变绿
。

射洪春酒在寒天仍

呈绿色
,

这就不是一般的春酒
,

而是一种专门酿造的绿酒
。

日本徐田统撰 《中国中世的酒 》

一文谈到绿酒
,

说
: “

绿酒又名缥醒
。

缥是浅蓝色
、

天蓝色
,

也就是淡青色
。

绿酒 的颜色
,

与其说是浓绿色
,

还不如说是带青的 m al ac illt
e

ger
e
(孔雀石绿 )

,

或者说是染房里 所谓的
`

青竹
’

色
,

因此酒的颜色又常被喻为竹叶
。 ”

射洪春洒是一种浓度不高的薄酒
,

唐代射洪籍

的诗人陈子昂 《赠别冀侍御崔司议序》 所谓
“

蜀国酒 酸
,

无 以娱客
。 ”

应该是指他家乡产的

竹叶青酒
。

(七 ) 青城乳酒
。

唐代蜀州青城山道士酿造 的
“

青城乳酒
”

也颇有名气
。

杜甫 《谢严中

承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诗 : “

山瓶乳酒下青云
,

气味浓香幸见分
。

鸣鞭走送怜渔父
,

洗

盏开尝对马军
。 ”

清代学者浦起龙注
: “

乳酒定是酒名
,

必色白而醉
。

但酿法莫考
。 ”

( 《读杜

心解》 ) 浦起龙说乳酒
“

色白而醉
” ,

盖从
“

乳
”

字推测而来 ; “

气味浓香
” ,

则是杜子美亲

口所尝得出的结论
。

仅粗略勾稽爬梳史料
,

唐代四川品牌名酒便达七利
,

之多
,

这样多的名酒不仅在当时位居

全国之冠
,

而且影响到 日后川酒的历史地位和名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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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唐代四川的贡酒

唐代川酒的知名度很高
,

因而曾被李唐王室列为贡酒
。

《新唐书》 卷 42 《地理志六
·

剑

南道》 载 : “

成都府蜀郡
,

赤
。

至德二载曰南京
,

为府
,

上元元年罢京
。

土贡
:
锦

、

单丝罗
、

高杆布
、

麻
、

蔗糖
、

梅煎
、

生春酒
。 ”

《新唐书》 卷七 《德宗纪 》 载 :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

“

癸

未
,

罢梨园乐工三百人
、

剑南供生春酒
。 ”

《旧唐书》 卷 12 《德宗本纪上 )) 记德宗李适 (音

ku o) 于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
,

润月 (闰五月 ) 连发六道诏书
,

停罢诸州府岁贡
,

其中癸未

诏
: “

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
,

留者皆隶太常
。

剑南岁贡春酒十解
,

罢之
。 ”

这就是

说
,

在大历十四年 (公元 7 79 年 ) 以前
,

剑南道每年要向皇帝进贡十解春酒
。

唐量
:
大解一

解等于今量 60 升
,

小解一解等于今量 20 升
。

按此折合计算
,

唐代剑南道在德宗以前
,

每年

向中央进贡的春酒为 200 升 (约 200 公斤 ) 至 仪旧升 (约 仪幻公斤 )
。

这个规矩始自何年何

月
,

文献缺载
。

新
、

旧唐书这三条史料
,

为剑南春酒曾是
“

唐时宫廷酒
”

提供了铁证
。

比较这三条史料
,

不难发现文字略有差异
: 《新唐书

·

地理志》 载成都府的土贡有
“

生

春酒
” ,

《旧唐书
·

德宗本纪上》 载剑南道岁贡
“

春酒
” ,

《新唐书
·

德宗纪》 记
“

剑南贡生春

酒
” 。

由史书记载的差异
,

引发一连串问题
: “

生春酒
”

是否等于
“

春酒
”
? 二者与

“

烧春
”

又是何种关系 ? 另外
,

《新唐书
·

百官志》 和 《唐六典》 有两条史料记载唐宫用酒
,

似乎看

不出剑南春酒曾经作为唐宫贡酒这件事
:

《新唐书》 卷 48 《百官志三 》 : “

光禄寺 良酝署
:
令二人

,

正八品下 ; 垂二人
,

正九品

下
。

掌供五齐
、

三酒
。

享太庙
,

则供郁昏以实六彝
,

进御
,

则供春暴
、

秋清
、

酥醚
、

桑落之

酒
。 ”

李林甫等撰 《唐六典》 卷 巧 《光禄寺
·

良酝署》 : “

若应进者
,

则供春暴
、

秋清
、

酥酸
、

桑落等酒
。 ”

光禄寺的长官为光禄卿
, “

光禄卿之职
,

掌邦国酒醛膳羞之事
,

总太宫
、

珍羞
、

良酝
、

掌酿四署之官属
,

修其储备
,

谨其出纳 ; 少卿为之贰
。 ”

也 即是说
,

凡皇宫用酒
,

无

论是御制的
,

还是地方进贡 的
,

都归光禄卿管
。

但是从两书所列四种宫廷用酒 (春暴
、

秋

清
、

酚酿
、

桑落 )
,

为什么看不见剑南道的生春酒
、

春酒或烧春呢 ? 欲明此中究竟
,

必先辨

明春酒
、

生春与烧春之区别 以及各 自的用途
。

先说春酒
。

唐代诗人的笔下涉及春酒的诗句甚多
,

如
: “

长江午日沽春酒
” , “

拨酷百瓮

春酉香
”

(张籍 ) ;
“

独酌芳春酒
” , “

多把芳菲泛春酒
”

(杜牧 ) ;
“

家家春酒满银杯
”

(刘禹

锡 ) ;
“

明年春酒熟
”

(张说 ) ;
“

春酒断瓶酩
” , “

春酒冷尝三数盏
” , “

桂尊春酒浓
” , “

数杯春

拒彩琴谁倾
”

(白居易 ) ;
“

赖得饮君春酒数十杯
”

(高适 ) ;
“

瓮头春酒黄花脂
,

禄米只充沽酒

资
。 ” “

朝回花底恒会客
,

花扑玉缸春酒香
。 ”

(岑参 ) ;
“

一尊春酒甘如怡
” , “

共倾春酒三五

杯
”

(韩愈 ) ;
“

春来酒应熟
”

(骆宾王 ) ;
“

隔座送钩春酒暖
,

分曹射覆蜡灯红
。 ”

(李商隐 ) ;

`

东山春酒绿
”

(李白 ) ;
“

田翁逼社 日
,

邀我尝春酒
” , “

春酒杯浓唬拍薄
” , “

重碧拈春酒
” ,

“

春酒渐多添
”

(杜甫 ) ;
“

谁家无春酒
,

何处无春鸟
。 ”

(顾况 ) ;
“

琴砚共依春酒瓮
”

(秦系 ) ;

“

昨日山家春酒浓
”

(于鹊 ) ;
“

春酒香熟妒鱼美
”

(李询 ) 等
。

关于
“

春酒
” ,

历来认为是
“

冬

酿春成
”

的酒
,

其实有误
。 “

春酒
”

一词最早出自 《诗
·

幽风
·

七月 》 : “

八月剥枣
,

十月获

稻
。

为此春酒
,

以介眉寿
。 ”

周历建子
,

十月相当于夏历 (今农历 ) 的八月
,

正是农民收获

稻子的季节
。

农民用新稻酿酒准备过新年
。

周历的正月 即夏历的十一月 (冬月 )
,

这时周代

农民称的春酒
,

夏历只能算
“

冬酒
” 。

汉 以后改用 夏历
,

东汉崔 皇 《四 民月令 》 云 : 十月

(相当于周历腊月 )
, “

上辛命典馈渍拥
,

酿冬酒
,

作脯腊
,

以供腊祀
。 ”

正月 (相当于周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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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 “

典馈 (疑下脱
`

渍拥
’

二字 )
,

酿春酒
。 ”

因此
,

《七月 》 篇中的
“

春酒
”

在汉
、

唐

学者眼中只当
“

冬酒
” ,

故 《诗经毛氏传》 便称 : “

春酒
,

冻醒也
。 ”

唐代孔颖达注毛诗
,

进

一步解释
: “

冻时酿之
,

故称冻醒
。 ”

唐代的春酒指春天酿造的酒
,

在时间上并没有跨年
,

所

以唐朝诗人王绩 《看酿酒 》 诗曰 : “

六月调神拥
,

正朝汲美泉
。

从来作春酒
,

未省不经年
。 ”

北魏贾思姆 《齐民要术》 中记载了八种黄酒小麦拥
,

分神拥
、

笨拥和白醒拥三类
。

神拥是各

种酒拥中酿酒率最高的一种酒约
,

神拥类一斗魏杀米少则一石八斗
,

多至四石
,

即用拥量占

原料米的 2
.

5一5
.

5 %
。

据 ((齐民要术 》 第 砚
“

造神魏并酒
”

篇介绍的
“

作神拥方
”

言
“

以

七月中旬以前作魏为上时
” ,

六月调制的神拥属上等
,

正月间用美泉酿造
,

出酒率当然最好
。

古代用原始酿酒法酿酒
,

天气冷暖至关重要
,

天暖酿造的酒容易变酸
。

春天气温低
,

最适宜

酿酒
,

这个季节酿出来的酒一般都是好酒
。

因此
,

诗人常常歌咏春酒
。

其次谈生春酒
。

采用原始酿酒法酿造的春酒
,

保存的时间不会很长
。

一般需要把滤过糟

滓的清酒煮沸或蒸熟
,

才能搁较长的时间
。

明代田艺蓄撰 《留青 日札》 卷 24
“

酒味
”

条
:

“

生酒
,

不煮不蒸酒也
。 ”

不煮不蒸的春酒
,

就叫
“

生春酒
” 。

再次谈烧春
。

烧春
,

即烧春酒的简称
。

烧春酒
,

不是今人称道的蒸馏酒
,

而是经过火烧

酿酒法酿造的重酿酒
。

那么
,

重酿酒又是什么意思呢? 《齐民要术 》 介绍了许多原始酿酒法
,

当时造酒的规模很小
,

将许多酒瓮排在一起发酵 (正如成都土桥曾家包汉墓出土的酿酒画像

石上所刻图景一样 )
,

即使其中有二三成变质
,

也还能酿出一大部分酒
。

采用老式的原始酿

造法
,

酒精的浓度很难上升
。

因此
,

要将第一次酿出的薄酒过滤
,

再加拥和原料使其发酵
。

根据过滤的次数
,

酿出的酒有三酝
、

五酝
、

九酝之分
,

酿得的浓酒叫
“

酣
”

(音
z h ou )

。

这种

重酿法适用于以粘性不大的谷子
、

黍子之类为原料酿成的醒
。

如用粘性非常大的大米酿成的

醒
,

很难过滤
,

如勉强酿造五酝
、

九酝的浓酒
,

在缓慢的过滤过程中
,

由于发酵的变化
,

酒

会变酸
。

于是古人发明了另一种酿造法— 即不过滤醒
,

直接加入翱和米
,

等待发酵后一次

过滤
。

这种方法称为
“

酸
”

(音 dou )
。

但是
,

在当时的酿酒技术条件下
,

无论用重酿法
,

还

是用
“
酸

”

的方法酿造的酒
,

都很难提高酒精的浓度
,

造出的酒 自然像甜酒一样
,

糖精浓度

很高 (参见 【日〕徐 田统 《中国中世的酒》 )
。

所以
,

杜甫有
“

不放香醒如蜜甜
”

的诗句
,

韩

愈也说
“

一尊春酒甘如怡
”

( 《芍药歌》 )
。

唐代四川的郸筒酒
、

鹅黄酒等名牌酒应该属于这

类重酿酒
。

那么
,

古代是否没有酒精浓度较高的酒呢? 有的
。

古人发明了两种提高酒精浓度

的方法
:
一种为日暴

,

一种为火烧
。

关于 日暴法
,

北魏杨炫之撰 《洛阳伽蓝记》 卷四记北魏京城洛阳大市
“

西有退酩
、

治筋

二里
。

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
。

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
。

季夏六月
,

时暑赫啼
,

以婴贮酒
,

暴

于日中
,

经一旬
,

其酒不动
,

饮之香美而醉
,

经月不醒
。

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
,

远相响馈
,

逾于千里
,

以其远至
,

号曰
`

鹤筋
’ 。

亦名
`

骑驴酒
’ 。

永熙年中
,

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资酒之

藩
,

逢路贼
,

盗饮之即醉
,

皆被擒获
,

复命
`

擒奸酒
’ 。

游侠语 曰 : `

不畏张弓拔刀
,

唯畏 白

堕春醒
。 ” ,

这种
“

以婴贮酒
,

暴于日中
,

经一旬
”

重酿而成的春醒 (酒 )
,

就名
“

春暴
”

酒
。

我想其原理不外两条
: 一是利用烈 日暴晒

,

加快春酒内水分的蒸发
,

提高酒的纯度 ; 另一个

就是让春酒在高温下迅速发酵变酒
,

提高酒精的浓度
。

关于烧酒法
,

始见于唐人著作
,

是南方少数民族发明的酿酒法
。

唐
·

房千里 《投荒杂

录》
“

南方酒
”

条
: “

南方饮酒
,

即实酒满瓮
,

泥其上
,

以火烧方熟
,

不然不中饮
。

既烧
,

即

揭击
,

趋虚泥固犹存
,

沽者无能知美恶
,

就泥上钻小穴可容著
,

以细筒插穴中
,

沽者就吮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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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尝酒味
,

俗谓之滴淋
。 ”

(明
·

陶宗仪等编 《说郭三种》 第四册第 n 06 页
,

上海古籍出

版社影印本
。

) 《太平御览》 卷 845 引唐
·

刘询著 《岭表录异》 (参见鲁迅校勘本 )
: “

南中酝

酒
,

即先用诸药
,

别淘谁梗米
,

滚乾
,

旋人药和米
,

捣熟
,

即绿纷矣
。

热水搜而团之
,

形如

骼能
,

以指 中心刺作一窍
,

布于覃席上
,

以苟祀
、

构叶最之
。

其体侯好弱
,

一如造拥法
。

既

而以藤蔑贯之
,

悬于烟火之上
。

每酝一年 (鲁迅按
: “

年
”

字疑当作
“

斗
”

) 用几个饼子
,

固

有恒准矣
。

南中地暖
,

春冬七 日熟
,

秋夏五 日熟
。

既熟
,

贮以瓦瓮
,

用粪扫 (鲁迅按
: “

扫
”

字疑 ) 火烧之
。

(原注
:
也有不烧者

,

为清酒也
。

)
”

所谓
“

也有不烧者
,

为清酒 也
” ,

即生

酒
。

粪扫火
,

即往 日川西农村所谓
“

沤渣滓火
”

(有热度
、

无火苗的暗火 )
。

唐代南方少数民

族的火烧酿酒法
,

其原理与北魏时北方使用的日暴酿酒法相同
,

即加热催熟酒
,

蒸发水分
,

提高酒精浓度
。

这种用火烧酿酒法酿造的酒叫
“

烧酒
” ,

又叫
“

烧春
” 。

直至清代
,

贵州还有
“

烧春
”

酒
,

清代钱塘人昊振械肥翁纂 《黔语》 卷下
“

酒
” : “

南酒道远
,

价高至不易得
,

寻

常沽贯皆烧春也
。 ”

火烧酿酒法
,

是蒸馏酒发 明之前最先进的酿酒法
,

它的发明权应属于南

中少数民族
。

南 中
,

即汉代西南夷地区
。

《华阳国志 》 卷四 《南中志》 :
“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

地
,

滇蹼
、

句叮
、

夜郎
、

叶榆
、

桐师
、

甜唐侯王国以十数
。 ”

其地域包括滇
、

黔两省和四川

西南部
。

唐代剑南道所辖的戎州
、

禽州
、

姚州
、

协州
、

曲州等地都在南中范围之内
。

南中少

数民族发明的火烧酿酒法首先传到剑南逆治所成都地区
,

被成都的酒肆作坊主所接受
,

于是

唐代中后期
,

成都地区的烧酒勃然盛兴
,

进一步
,

沿长江而下
,

传到巴渝
、

江浙地区
。

综上

所述
,

我们可以把
“

剑南之烧春
”

淦释为
:
剑南地区人民发明的

、

用火烧酿酒法生产的
、

酒

精含量比较高的重酿春酒
。

回过头
,

再看唐代剑南道向皇帝进贡的是哪种春酒? 按 《新唐书》 所载 :
剑南道土贡

“

生春酒
” ,

就是未经蒸煮或未经火烧的清酒
。

《周礼
·

天官
·

酒正》 : “

辨三酒之物
:
一 曰事

酒
,

二 曰昔酒
,

三曰清酒
。 ”

东汉郑重 (司农 ) 注
: “

清酒
,

祭祀之酒
。 ”

如果剑南道进贡祭

祀用的
“

生春酒
” ,

那就包括在上引 《新唐书
·

百官志三
·

光禄寺良酝署》
“

掌供五齐
、

三

酒
”

这句话内
。

笔者认为皇室祭祀用酒
,

一般都有光禄寺良酝署专门酿造
,

由地方进贡可能

性不大
。

当以 《旧唐书
·

德宗本纪》 所载剑南道
“

岁贡春酒 十解
”

为是
。

《旧唐书》 是五代

时后晋宰相刘煦领衔
,

集中了张昭远
、

贾纬
、

赵熙等一大批史官
,

花了四年时间修撰而成
。

清代史学家赵翼著 《廿二史札记 》 卷 16
“

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

条云
: “

五代修

《唐书》
,

虽史籍已散失
,

然代宗以前尚有纪传
,

而灰传美得自蜀中者
,

亦尚有九朝实录
,

今

细阅 《旧书》 文义
,

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
、

国史原文也
。 ”

《旧唐书
·

德宗本纪》 主要依据

《德宗实录》 ( 〔唐〕 蒋 / 、

韦处厚
、

独孤郁
、

樊绅
、

林宝等撰
,

共 50 卷
,

凡五年书成
,

裴电

监修 ) 编撰而成
, “

剑南岁贡春酒十解
”

应是实录原文
。

过去很多史家都认为北宋欧阳修
、

宋祁
、

曾公亮等人受命修撰的 《新唐书》 胜过 《旧唐书》
, “

论者谓 ((新书》 事增于前
,

文省

于旧
。 ”

( 《廿二史札记 》 卷 16
“

新唐书
”

条 ) 其实
,

欧阳修
、

宋祁都是著名的文学家
,

他们

对于文学形式的追求超过了对于史实的重视
。

在保存唐代史料的可靠性方面
,

《新唐书》 不

如 《旧唐书》
。

陈寅悟先生曾多次论及
,

笔者在此不赘
。

笔者在第二节列举了七种唐代四川

名酒
,

剑南道的贡酒必在其中
。

是哪一个品牌呢 ? 如果是
“

烧春
” ,

《唐六典》 和 《新唐书
·

百官志三》 在
“

进御
”

酒名单中当明白标示
,

北方的
“

春暴
”

不是赫然在 目吗 ? 秋清
、

桑

落
,

非剑南道所产 ; 剩下一种酚酿酒
,

很可能就是剑南道进贡的春酒
。

第一节已谈到四川是

酚酿酒的原产地
,

酚蘸酒型之一的螂筒酒从晋至唐皆有名气
。

唐代 四川酚酿酒发展成一种如
·

7 8



蜜甜的香醒
,

郸筒酒和汉州鹅黄酒都属于这种香醒
。

唐代一般饮酒尚甜酒
,

当时像蜜和糖

(怡
、

扬 ) 一样甜的酒被视为上等酒
。

例如
:
白居易 《饮后戏示弟子》 诗 : “

欲我多欢喜
,

无

如酝好酒
。

酒须多且旨
,

旨即宾可 留
。 ”

又 《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 :

“

匝泛茶如乳
,

台粘酒似扬
。 ”

又 《六年寒食洛下宴游赠冯李二少尹 》 : “

米价贱如土
,

酒味浓

于场
。 ”

又 《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 : “

郡树花如雪
,

军厨酒似油
。

时时大张 口
,

自笑忆忠州
。 ”

高骄 《春 日招宾》 诗 : “

花枝如火酒如场
,

正好狂歌醉复醒
。

对酒看花何处

好
,

延和阁下碧云亭
。 ”

姚合 《乞酒》 诗 : “

闻君有美酒
,

与我正相宜
。

溢瓮清如水
,

粘杯半

似脂
。

岂唯消旧病
,

且要引新诗
。

况此便便腹
,

无非是满危
。 ”

从这几首诗
,

我们可以知道
,

唐代好酒的标准是
:
看来

“

清如水
” ,

进口味如蜜
,

似油粘杯子
。

烧酒出现的时间较晚
,

唐

代歌咏过成都烧酒的诗人白居易
、

贾岛
、

雍陶
、

李商隐在世的时间是唐代宗大历至唐宣宗大

中年间 ( 77 6一 8 59)
,

这也是成都烧酒兴盛的时间
。

李白 ( 701 一7 6 2 ) 号称酒仙
,

自称
“

酒

肆藏名三十春
” ,

陆游称
: “

太白十诗九言酒
,

醉翁无诗不说山
。 ”

但是李白诗中未出现有关

烧酒的诗句
。

杜甫 ( 71 2一 7 70) 在四川居住了八年多
,

他在蜀中所作的诗占他全集中诗的半

数以上
,

但是也未出现有关烧酒的诗句
。

杜甫喜欢甜酒
,

特别爱喝四川两种酩蘸酒
,

即郸筒

酒和鹅黄酒
。

唐代宫廷对酥醚酒的需求量也 比较大
。

唐
·

无名氏著 (辈下岁时记
·

钻火 》

载
: “

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毽之宴
,

或赐宰臣以下酩酿酒
,

即重酿酒也
。 ”

《新唐书
·

李绛

传》
: “

帝人谓左右 曰
: `

绛言骨鲤
,

真宰相也
。 ’

遣使者赐酥酿酒
。 ”

至此
,

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
:

(I 日唐书
·

德宗本纪》 载剑南道
“

岁贡春酒十解
”

中的
“

春酒
”

是指蜀中特产的郸筒酒

和汉州鹅黄酒
,

这两种酒都属于蜀酒中的
“

酥眯
” ,

故 《唐六典》 和 《新唐书
·

百官志三》

所记四种宫廷御用酒便直书
“

酥酿
” 。

夕司弋白仁甫撰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 第二折
,

正

末扮唐玄宗唱
: “

〔叫声〕共妃子喜开颜
,

等闲
,

等闲
,

御园中列皓撰
。

酒注嫩鹅黄
,

茶点鹤

鸽斑
。 ”

嫩鹅黄
,

即汉州鹅黄酒 ; 鹤鸽斑
,

是福建特制的一种陶瓷茶碗
,

上面有鹤鸽斑点花

纹
。

白仁甫笔下唐明皇在御园中沉香亭下与杨贵妃共饮鹅黄酒这一细节描写
,

亦间接证明唐

代剑南道春酒 (特别是汉州鹅黄酒 ) 曾是宫廷御用酒
。

四
、

结论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

剑南春酒
”

出现于中国的盛唐时期
,

它是唐代剑

南道春酒群体的代名词
,

剑南春酒的特点为浓香味美
,

其中著名品种约有七个
,

即
:
成都

“

烧春
” ,

汉州
“

鹅黄
” 、

郸县
“

螂筒
” ,

戎州
“

重碧
” 、

射洪
“

春酒
” 、

青城山道家
“

乳酒
” 。

汉州
“

鹅黄
”

和螂县
“

郸筒
”

都属于酚醚型蜜酒
,

这两种醇醉馨香的酞酸型春酒 (特别是汉

州
“

鹅黄
”

) 在唐德宗以前曾作为贡酒献纳朝廷
,

每年要向皇帝贡献相当于现在 200 公斤至

以刀公斤这样的巨量
。

唐朝的皇帝常常用四川进贡的酚酸酒大宴新科进士以及赏赐大臣
。

唐

代的剑南春酒标志着四川酿酒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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